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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第二因何
不能满足国人之心

“显然，第二的位置不能满足中国人的
心。”第二，就意味着不能拔头筹，创造奇迹的空
间要小于第一，心理上的满足感要逊于第一，这
怎么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宣称，预
计未来5年，中国人将掏146亿美元用于购买各
种奢侈品，届时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奢侈
品消费最大的市场。（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奢侈，既是一种行为结果，还反映一种人的
文化心理。有社会学家把文化定义为由一个社
会或一些人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
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奢
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有它存在的山川
沟壑，万千景象，无疑，它是一些富人所认同的
价值观，并由具体化的物质实体构筑起他们的
意义体系。对奢侈品的热情，代表着部分富人
对支配个人财富的态度及享用财富的方式。富
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有
相近或一致的认识。沉溺于奢侈文化，这不是
一个人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学到的。

即便是暂时的世界第二，本土也已成为奢
侈品消费的乐园。因有巨大的消费力量作推
手，目前80%的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进入了本
土市场。拥有奢侈品，是物质诱惑，还是文化心
理上的诱惑。奢侈品本身即是物质财富，很多
的奢侈品消费行为，是源于人的欲望和情感，源
于人找寻内心平衡的冲动。对奢侈品的需求，
很多人是基于心理需求。对奢侈品的占有，其
心理上的占有感，多数情形下，要超过对器物本
身的占有。

奢侈品就像一个人道德的行李，人很难在
拥有大批奢侈品的同时获得智慧。无止境地释
放占有奢侈品之欲，是一种人性的缺失与迷
惑。本土作为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市场，像是未
富先奢，但要辨明的是，这是指社会层面的未富
先奢，整个社会未达到富裕的程度，一些人先行
奢侈起来。实际上，本土已有不少人具备了消
费奢侈品的能力，作为富人群体，他们绝对是富
而先奢。

本土争做世界奢侈品消费老一的位置，表
明的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失去了社会的公平
公正，就像海涅描绘世态所说的：“拥有很多的
人将得到更多，而略有一点的人就连这一点也
将被别人夺走。”民生日益艰难，一些人为每日
的生计发愁，一些人却在消费奢侈品时挑花了
眼。在现实语境中，民生已成为悲哀悲痛的代
名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既是普遍的民
生境况的写照，亦是奢侈品消费乐园的写照。

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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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利益阶层制度化
只有想不到，没有遇不到。连

日来许多新闻，都特别挑战人们的
想象力和承受力：富士康“九连跳”
正令人困惑，又曝福建91岁老人被
拆迁前“望风自杀”；蒙受杀人污名
11年的赵作海正为赔偿的事纠结，
距其家乡不远的尉氏县又有精神病
患者“被杀人”；北京查封的夜总会
的奢侈糜烂令人咋舌，长沙药品暴
利1300%的新闻同样令人瞠目。

这些事虽发生于天南地北，具
体前因后果各有不同，但越来越感
觉其间确实有着一些共性的原因，
乃至必然的联系。简言之，这些事
件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当下利益
分殊状况之严峻——所谓利益分
殊，即部分人或团体的利益正在不
断实现最大化，而其相对者的利益
不断被巧取豪夺，终至不堪忍受。
环望当今生民百态，可以发现这种
局面是如此普遍，诸多社会问题正
是由此而酿成。

细看上述事件，可以说基本上

都与这种状况有很大程度的关
联。比如正像人们已基本形成共识
的那样，“九连跳”的背后，是当下劳
工生存状况的普遍不堪；劳工之不
堪，显然是资方利益被过度保护的
结果。由此不免联想到近日很是引
人关注遐想的夜总会豪客们：以北
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奢靡为例，
人们已经知道，在这里消费对每个
服务员都要付500元小费，每名陪
侍小姐都是1000元起步，一小瓶啤
酒要七八十元。是什么人具备如此
消费能力？豪客们的糜烂消费和劳
动者的血汗低薪之间，是否存在着
某些扯不断的因果关系？

至于91岁老人闻拆迁而绝望
自杀，只能算是当下屡见不鲜的拆
迁悲剧之一；这些频繁发生的悲剧，
则是拆迁方总是特别强势整体背景
下的必然。而为了破案邀功，不惜
刑讯逼供，甚至荒唐地抓精神病人
顶罪；还有的地方为了制止上访，不
惜将健康人强送到精神病院“治

疗”。从这种赤裸裸的权利伤害案
件的多发中，不难想到另外还会有
多少对弱势者的权利侵占和利益剥
夺，以及其侵占和剥夺的程度。

可以说，当下最大和最多的问
题，是对利益集团缺乏制衡，使其
利益无限膨胀，有些已经到了伤害
社会和谐公平的程度。为什么有
那么多的房奴？是因为房产利益
阶层长期受不到制约；为什么看病
那么贵？是因为医药利益阶层太
过 强 大 ，强 大 到 药 品 暴 利 可 达
1300%，强大到24次降价都动摇不
了其暴利格局；为什么农民工问题
会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因为企
业主阶层得到了太多的庇护。

近日，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弱势
群体的制度化、定型化、凝固化已经
引起高层重视，正在积极出台政策
防止这种现象的加剧。现在看来，
可能应是强势利益群体的凝固化和
制度化，可能更应努力予以防止。

化文

浏览这几天有关杭州民办初中
报名的报道，感受可以用两个词形
容，一个是“热闹”，一个是“混乱”。

“热闹”且不去说它，只说“混乱”，是
什么导致了“混乱”？显然教育主管
部门撇不清干系——不是说不许学
校以任何理由拒绝学生报名吗？如
果有关部门监管有方，学校以各种
理由拒绝报名的现象断不至于这么
多、这么普遍。

查相关讯息，只说遭到拒绝，
学生可向市教育局投诉，但如果投
诉属实，该学校将受到怎么样的处
罚，却并无具体规定，如此无异于鼓
励学校拒绝学生。至于“在受理投
诉的同时，也受理该学生的补报
名”，固然保护了学生择校的权利，
但一般而言，没有哪个家长在与学
校撕破脸皮之后还会选择这所学
校。而既然规定学生可以在教育局

“补报名”，为何不能一开始就把报

名环节放在市教育局呢？若担心学
生过多，市教育局不堪重负，还可以将
报名工作分解到区教育局甚至各小学。

让学校与学生面对面，有助于彼
此了解，有助于让家长及学生做出理
性的选择。但一者，这样的面对面没
必要与“报名”捆绑在一起；二者，一
旦与“报名”捆绑，这种面对面极容易
演变成一场“考试”，并为学校拒绝成
绩不好的学生提供了口实。

尤需指出，在这种“面对面”中，
很多学生遭遇到的不仅仅是拒绝，
还有伤害——为了让成绩不好的学
生知难而退，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
什么伤人的话都能说出口，丝毫不
顾及孩子的自尊与脆弱的心灵。这
些工作人员的做法无疑应该受到谴
责，但最应检讨的恐怕依然是制度
的缺陷，如果制度设计足够合理，完
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伤害发生。

“我不要上这样的学校，不要

再见到这样的老师！”这是笔者亲耳
听到的，一个含着泪刚从报名处出
来的孩子如此向妈妈表白。面对孩
子如此话语，不免疑惑这样的学校
怎么就成了“名校”——“名校”须有

“名师”，而“名师”，则不仅要善于传
道授业解惑，更要知道爱护孩子的
身心，尊重孩子的人格。然而事情
的荒唐之处恰恰也在这里，如今之
所谓“名校”，其“名”都不在怎样培
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怎样让孩子的
身心自由舒展，而在能让多少的学
生考上重点高中。岂止学校这么
想，其实正因家长这么想，学校才会
这么想。

“应试教育”或是一道无解之
题，然而依然有其底线，那就是不能
让其染指孩子们 6 年的小学教育。
当孩子们上初中需要跨过一道“考
试”的门槛，其实意味着这条底线已
经失守了。 小 芳

新闻背景：
海南大学学子林琳经过四年苦读，马上就要毕业了。但三天前

发生的一件事，令她心急如焚：教育部信息显示，她去年就在武汉工
业学院“被毕业”了。那个学生也叫林琳，并且身份证号码都和她一
致。这样，她将无法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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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两部门严打证券违法

郭郭 位位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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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住房30年变迁
核心提示

2010年，中国的房价疯了。
这一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

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
不光是北京，倒退几个月，报纸和电视上，

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
“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地王”。土地已经
变成最值钱的东西，一句新民谣在人们口头流
传：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十几天。

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
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
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1978：酝酿变革

1978 年 10 月 20 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
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
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
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
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
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
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
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
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
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
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

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

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
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
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
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

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
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
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
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
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
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
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 30年里，涌动于大江
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
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通的
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1980年：开发

进入1980年才8天，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当时的深
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说是公司，其实只有 5个人，除了总经理，
还有财务、出纳、两个技术员，他们的资产是 4
部旧单车，一间平房和几张桌子，4万元港币的
开办费是从香港商人那里借来的。

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香港商人合
作建房子。此前，因为缺少资金，46 岁的骆锦
星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偶然听
一个香港朋友说，你这个局长是在端着金饭碗
要饭，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
建房，利润分成？

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在当时，出让土
地是要犯国法的，但得承认，这个提议挺让人
心动。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经历过

“文革”洗礼的骆锦星，与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的一帮人经过冥思苦想，突然记起了“马恩列
斯”，希望从“祖师爷”那里找到理论根据。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翻了几天后，他们在
《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这一节中，查到列宁
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
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
或协作社使用。”

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后者
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
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
试试看吧。”

有了这一表态，找投资并不用费多大事
儿，一位香港老板骑着自行车到深圳来，坐在
一个破凳子上谈成了这次合作。没过多久，中
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从这一天开始，1980年成为中国房地产业
突飞猛进的一年。就在当月，北京的《红旗》杂
志发表文章，论证住宅属于商品，私人购房与

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随后，围绕着福利
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报纸上也发生了激
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则罕见地报
道了吉林推广四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
这批住宅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1984年：“房地产”

今天，如果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
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
都集团……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
会发现，这些房地产企业都出现在1984年。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1 月 24 日下
午，邓小平的专列在南方绕了一圈之后，到达
深圳。当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
厦足有22层高的楼顶，眺望着新城区在建的高
楼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途经楼下，看到
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
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石，他在 4个月后成立
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是在这
一年，在一家仅有几个人的小型集体企业——
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高干子弟任志
强，卖了3年油条之后，被上级单位没收了公司
的经营权。他鼻子很灵敏，开始琢磨要修房子捞
一笔。同一年秋天，浙江一个铁匠的儿子楼忠福
想方设法当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他立
马贷款160万元，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他们在和这个时代一起进步。1984年,商
品经济时代的魅力开始显现，推行住宅商品化
的思路日渐清晰。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
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

在同一年，起码有 3 份中央发布的文件，
确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国务院的一
个暂行规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
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
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

1987年：拍卖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过去之际，深圳举行了一
次拍卖会。现场来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以及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
此外，28位香港企业家和好几个经济学家，以及
60多个记者也闻风而至。因为很多香港人不懂
普通话，这次拍卖用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
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这次拍卖的规格之
高，那么，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
制的枣红色拍卖槌也可以用来作为佐证。槌
声一响，闪光灯闪成一片，一块8858平方米、紧
靠水库的土地，最后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人们还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

区区525万元人民币，就让在场的人
奉上了“沸腾的掌声”。在当时的人
眼里，对一块土地来说，这是天价。

深圳，也是全国，首块土地的
50 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
了主人。

整个拍卖过程只持续了 17 分
钟，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为此后深
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 17
分钟，也是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

“黄金”时代的 17 分钟。人们的激
动之情不难从次日报纸的头版窥见
端倪：“这是新中国自 1949年成立以来的空前
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
史新时期。”

1993年：泡沫

讲到房地产泡沫，就要讲到海南，就不得
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个著名
的“三角池”。1988 年，随着新“特区”的成立，
来自内陆的人一下子挤满了这个张贴着招聘、
应聘信息的地方。

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内容
随后被作为当年 2号文件下发，紧跟在后面的
就是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大批房地产开
发经营公司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

1993年，这一切被推到了顶峰。该年度前
5 个月的统计数字让西方经济学家目瞪口呆：
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增
长了69%。

紧接着，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
加强宏观调控意见》，一共16条整顿措施招招致
命，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戛然而止。
大量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业叫
苦不迭，悔之不及。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

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
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 10%的积压商品房。
全省剩下的“烂尾楼”足足有 600多栋、1600多
万平方米，闲置的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达
到 800亿元，而在全国金融系统留下的坏账就
高达400多亿元，是积压房地产的重灾区。

1998年：终结福利房

在 1998年以后，单位分房这件事，人们只
能听别人说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
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
分房制度被彻底变成了回忆。

这年的 1月，搞房地产的商人王石被国务
院总理朱镕基叫去，询问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
看法。这被后来的分析家们认为是一件耐人
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

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要
作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 年 7 月 3 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
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
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
底被废止。

这不但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的转换期，也
是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

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普通中国人又
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

2003年以后：房价与财富

2003 年，关于房地产和财富这个话题，人
们增添了不少谈资。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
榜”公布后，人们惊愕地看到，涉及房地产业的
富豪竟有35名，前10名富豪有6名是靠房地产
一举暴富的。

原先对贷款颇有顾虑的中国人，才过了没
几年，就把“按揭”这个外来词语挂在嘴边。

2001年，“温州炒房团”这个让人们感情复
杂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当年 8月 18日,一个吉
利的日子，157个温州人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
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温州人来到
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万元。从此，武汉、青
岛、深圳到处都能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他们“走
到哪儿，涨到哪儿”的名声开始流传……

在杭州，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
一对儿兄弟做生意赚了 30 万元，每人分 15 万
元，哥哥炒股，弟弟买了栋楼，2003 年 10 月一
结账，哥哥的钱还剩下6万元，而弟弟的楼卖了
56万元，还觉得卖贱了。

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就得习惯在高房价底
下讨日子。从这一年开始，那些没有房子的
人，将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突破一万元、两万元，
看着一次又一次地宏观调控最终换来房价新
的增长。他们会逐渐习惯“房奴”、“蜗居”这些
此前闻所未闻的词语，并且把买房的计划一再
推延，目标地也离城市越来越远。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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